
■灯下漫笔

不做“生活中的余烬”
□沈栖

近年来， 移动网民数增长几乎停

滞， 但老年网民的增速却远高于其他

人群 。 据 《解放日报 》 日前报道 ，

2020 年以来， 上海在线新经济企业

趣头条的后台数据出现银发族 “朝五
晚九” 现象， 即： 每天凌晨 5 时开

始， 便约有 100 万老年用户规模化

上线打卡， 他们日均登录 5 次 ， 一
般在晚 9 时集体下线 。 国内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公司 QuestMobile 报
告显示 ： 截止 2020 年 5 月 ， 中国

50 ?以上的移动设备活跃用户超过

1 亿， 其中老年网民占比逾半。

人类社会已然进入了网络时代，

信息的快捷化、 普遍性惠泽着不同层
面的年龄段人群， 老年人亦不例外。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如此论述 “老年

人时代性”： “既置入自己的时代 ，

又适度地与时代脱钩。” 我认为： 所

谓 “适度地与时代脱钩”， 指的是老
境将至 ， 已不再充任社会大舞台主

角， 渐次从忙碌的轨道滑出， 更多的

是滋生一些反躬自问的念头， 社会事
务交还给年轻人管理。 然而， “置入

自己的时代 ” 依然是老年人生活要
义。 不愿落后于时代， 乃是他们手机

冲浪的动力。 不是吗？ 老年人的进取

心加上互联网的创新助力， 老年网红

正批量出现。 抖音上， 有 75 ? “北
海爷爷” 推出大量讲究生活仪式感的

小视频； 在 B 站， 已崛起九旬 UP 主
江敏慈 ， 仅用 6 个月就吸粉 37.4

万。 各互联网平台帮助老年人更快介

入网络， 更是加速布局老年人 “置入
自己的时代” 的健康生态。

热爱生命， 无疑是以人的健康为
逻辑前提。 无论我们怎样爱惜生命、

珍视健康， 也不可能永久地保住它。

生命和健康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使我们
得以愉快地享受人生。 把玩手机、 适

度上网 ， 称得上是老年人晚年生活
“愉快地享受人生” 的题中之义， 因

为这种与时代同步的行为符合现代

“健康” 的要旨。 WHO 组织如此确定
“健康” 的标准： “健康不仅仅是没

有疾病或不虚弱， 而且是躯体上、 精
神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完好状态 。”

WHO 组织经过调研发现 ， 在影响人

体健康和寿命的宏观因素中， 生物遗
传因素仅占 15% ， 包括自然环境 、

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在内的环境因素
占 17%， ?疗卫生服务因素占 8%，

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占 60%。 很显然，

老年人“朝五晚九”这一介入网络的积极

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利于健康、益于寿命。

人到老年， 有可能以一种出世而非

入世的眼光看待生活， 但 “人生境界”

终将相伴终身。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将一

个人的 “人生境界” 归于两种强大的驱

动力： “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激励， 为
知识所指引的人生。” 老年人学上网委

实是 “为知识所指引” 的结果。 人们往
往习惯于用年龄作为度量和界定老年人

的一种 “客观” 标准。 其实， 它在一定

意义上会带来些许错觉。 因为积极的心
态与活跃的行为所提升的思维和激发的

活力，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弭生理功能
上的衰老和心理功能上的褪化， 从而使

人即便步入晚暮却 “不显老”。

毋庸置疑， 老年人的精神世界理应
展示出一种淡泊、 达观的状态， 然而，

其精神的安宁绝不意味着生活的孤寂和
无聊， 仍需诸如介入网络之类来开发和

丰富自己的精神潜力。 叔本华曾略带刻

薄地将那些了无生活乐趣、 一味孤居斗
室的老年人称之为 “生活中的余烬 ”。

试问当下的老年人： 生活在新时代， 甘

愿如此么？

■名家茶座

敬畏生命
□迂夫子

单位?女士跟我讲了一个

发生在她家小区的事。

春天， 一大家子人， 有老

有小， 围在一棵香椿树下采香
椿芽。 春风骀荡， 景色宜人。

一家人欢聚树下采摘， 无论如
何都是春天里的一件幸事。 只

是采摘现场的画风却相当恶

劣。 树枝被肆意地折断， 残枝
败叶落了一地。 有一人还用手

机跟远方的朋友视频分享， 大
声喊道: “是香椿 ， 真是香

椿!”

?女士在讲这件事的时
候， 特别激动， 她觉得那一大

家子人 ， 没有好好对待那棵
树，让人愤怒。从一棵树那儿获

取了美食， 本来应该对树肃然

起敬才对，他们却不珍惜，还折
断了树的枝干，这是野蛮的掠

夺行为。 一棵树也是生命吧?

虽然树不会像人一样喊疼， 但人

是有感情的啊！ 一棵树向人类奉

献了美味的叶芽， 无论如何我们
都应该以感恩之心善待它。

这让我一下子想到日本天妇
罗大师早乙女哲哉的故事。 有一

次， 日本 NHK 电视台跟拍一个

女孩跟早乙女哲哉学炸天妇罗的
纪录片。 最后一集， 电视台要求

女孩亲手炸天妇罗， 由早乙女哲
哉来点评。 女孩炸鱼的时候慌里

慌张， 鱼在锅里翻了几下就出锅

了。 一向温和的早乙女哲哉勃然
大怒， 指责女孩把一条好好的鱼

糟蹋了， 不仅对捕鱼的渔民、 顾
客失礼了， 更是对鱼失礼了。 早

乙女哲哉的话让人肃然起敬。 敬

惜人力物力， 对付出劳动的人感
恩； 视顾客为上帝， 把食材用精

湛的技术做好 ， 端到顾客的面
前， 是对顾客的尊敬； 尤其不能

对一条鱼失礼， 因为一条鱼需要

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 如果厨师

马马虎虎地处理， 没有让这条鱼
体现它应有的价值， 就是对生命

的不尊重。

时至今日， 人类经过不断进

化， 最终成了蓝色星球上名副其

实的主宰。 别的生命在人类的眼
里， 便成了低贱之物， 它们往往

被冠以植物或动物的名头， 为人
类所享用。 所以， 人类的词典描

述别的生命， 往往使用类似的词

语:肉可食，毛皮可用，根有药用
价值，可以美化环境等等。人类管

野生动物叫 “野味”， 多数人都
喜欢猎奇尝鲜， 爱炫耀吃过某某

野味。

万物有灵， 对生命缺乏敬畏
感， 人类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类
实实在在品尝到了苦果。 看不见

摸不到的新冠肺炎病毒就把人们

关在家里几个月不能出门， 人类

还自诩为 “地球的主宰”， 真是
狂妄自大。 其实， 地球本身就是

一个巨大的生物群落， 人类和其
他一切生命都在这个群落里相互

依存， 形成大大小小无数的生物

链， 只要人为地破坏其中的任意
一条 ， 遭殃的最终都是人类自

己。

任何生命都有价值， 我们和

它们不可分割。 所以， 我们要敬

畏生命， 哪怕它是风中一棵树，

树上的一片叶芽； 我们要感恩生

命， 哪怕它是砧板上的一条鱼，

即将成为我们的盘中餐。 正如阿

尔贝特·施韦泽 《敬畏生命》 中

所表达的： 我们敬畏生命的出发
点， 其实不是简单的恻隐之心，

而是由生命的神圣性所唤起的敬
畏之心。

■八面来风

且说“上交所”
□王胤颖

说起上海证券交易所 （简

称 “上交所”）， 大家都知道是

证券交易的地方， 但是对交易
所本身可能不怎么了解， 甚至

还听说一些和交易所相关却不
常用的名字， 比如理事会、 理

事长、 会员制……不禁会产生

距离感或者神秘感。 记得入职
培训的时候， 人力资源部的老

师告诉我们， 据统计在全球各
大交易所工作 的 人 数 仅 有

2.5 万 ， 是职业人数最少的

一个行业。 也许因为这样， 求
职或者业务不相关的人群就没

有欲望去了解交易所， 听听市
场上流传的小道消息作为茶余

饭后的谈资就满足了。

偶然的机会来到上交所以
后， 每次和朋友聊天， 被问到

最多的问题就是交易所究竟是
什么性质的组织？ 有的猜测是

事业单位性质， 因为它是非盈

利组织， 加上类似垄断的市场
地位以及直接划归中国证监会

管理 ； 有的认为是公务员单
位， 因为交易所的领导班子都

要公开收入， 在某些场合听说

上交所的理事长是副部级， 人
选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 出于

好奇以及些许的责任感， 我趁
空闲时间做了一些研究， 也找

到了一些线索。

在上交所的章程中提到，

上交所是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

和设施 ， 组织和监督证券交
易， 实行自律管理的会员制法

人。 也就是说， 交易所是会员

制法人， 这和公务员单位的机
关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不一

样。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员
大会是上交所的最高权力机

构， 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 这

一届会员大会由我们耳熟能详
的各大券商共 120 个会员组

成 ， 分布在 30 个省市自治
区， 西藏、 云南、 新疆都各有

2 个会员。 会员大会有权决定

上交所的重大事项， 比如选举
和罢免会员理事、 会员监事，

审议和通过上交所的财务预
算、 决算报告等。 另外， 上交

所拥有自律管理的职能， 而不

是国家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

这和英国、 美国的交易所是一

致的。 自律管理是通过制度公

约、 章程、 准则、 细则， 对证

券市场活动进行自我监管， 一
般实行会员制。 根据 2019 年

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
理规则， 成为上交所的会员以

后可以在上交所开展证券交易

和相关业务， 接受上交所的自
律监管。

公司有了股东大会以后，

可以选举董事会作为决策机

构， 相应地上交所由会员大会

选举产生理事会， 作为上交所
的决策机构， 具有执行会员大

会决议、 履行制定、 修改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职能。 理事会由
会员理事和非会员理事组成，

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并指派高管参会， 非会员理事

占理事会人数的 1/3 并由中

国证监会委派。 上交所最近的
一届理事会由 12 名成员组

成， 包括国泰君安、 华泰、 申
万宏源等券商指派的高管， 以

及非会员理事 3 名 ， 其中包

括了上交所的总经理。 理事会
设立了 6 个专门委员会 ， 分

别是政策咨询委员会， 战略发
展委员会 ， 薪酬与财务委员

会， 会员自律管理委员会， 风

险管理委员会， 以及市场交易
管理委员会， 为交易所的各方

面决策提供建议。

理事长是上交所的 “一把

手”， 由中国证监会任免， 类
似于公司里的董事长， 而上交

所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总经理负

责。 这一届的上交所的高管中
除了总经理， 还有副总经理 6

人及其他如监事长、 纪委书记
等 3 人。 总经理室领导 41 个

机构、 中心、 子公司， 这其中

既有股票、 债券、 基金等业务
部门， 也有技术管理部、 信息

管理部等支持部门。 从 1990

年开始的 30 年间， 上交所快

速成长， 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股

票、 债券、 基金、 衍生品四大
类证券交易品种、 市场结构较

为完整的证券交易所， 工作人
员队伍也不断扩大， 目前在上

交所工作的各类人员达到了

2000 多名， 但也仅占全球交
易所工作人数的 8%。

■法官手记

老房的记忆
□余凤

假日期间， 和娃爸外出办事， 回来的路

上， 娃爸特意绕道到最初来上海曾经居住过的

两处地方兜了兜， 很多记忆涌上心来， 很是感
慨。

一处是十几年前刚来上海的租住地， 在上
师大附近， 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

犹记得那会我俩从杭州满心期待地来到上海，

那会梅陇还有一个火车站。 下了火车后， 因为
带着行李， 我们扬招了一辆出租车， 到达目的

地后， 司机师傅看了看我们的目的地， 又看了
看架着副眼镜、 皮肤白嫩、 文质彬彬的娃爸

（那会还没娃）， 嘀咕了一句 “你就住这啊”。

这个地方其实是农民自建房， 我们租的是底楼
一间， 带简易空调， 应该是那一带相对比较好

的一间 ， 房东是知青返沪人员 ， 租金 500。

跟房东软磨硬泡了很久， 房东看我们面相还比

较和善， 终于同意付二押一， 记得交完三个月

房租后， 我俩身上就所剩无几了。 好在过了不
久，娃爸就发工资了，帮我们度过了燃眉之急，

还记得发工资那天， 娃爸感觉像拿了笔巨款，

跑回家的路上兴奋地把一条领带给跑没了。

因为房子是底楼， 比较潮湿， 经常有各种

小虫子， 让我非常害怕。 住了大半年后， 娃爸
动了买房的心思。 犹记得刚住那会时就说这地

方要拆迁， 但十几年过去了， 去年才终于拆
迁， 今天去看， 已经夷为平地。

兜到第二处住处， 这是我俩来上海买的第

一处房子。 说到这， 还真要感谢娃爸的果断，

否则就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机。 那段时间， 他

经常跟同事讨教买房的信息， 经同事指点， 他
看上了上海南站附近的一处老公房， 那会上海

南站还在建。 老公房在六楼， 一室户， 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 我们问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 并
向银行贷了一部分， 将这套 40 平米的小房子

买下来后， 再请装修师傅进行了简单地粉刷。

搬进去前， 我俩一起自己打扫， 一起蚂蚁搬家

似的把我们的家当搬进去。

在这个住处， 我们有了我们的宝宝， 那是

2008 年 9 月 。 记得怀孕期间 ， 婆婆还在老

家， 每次娃爸下班都骑着自行车去菜场， 买回
鱼虾、 水果做给我吃补充营养。

我俩看着这些熟悉的房子、 道路甚至是店

面， 一起回忆着那些年的点点滴滴， 他用自行
车载着我上班， 一起去买菜……

孩子出生后， 这套一居室实在太小了， 我
俩决定把这套小房子卖掉， 还记得月子期间跟

娃爸一起去看房， 很快就定下来了一套两室两

厅， 小区环境和住房条件瞬间好很多， 再后来
又因为娃读书和方便我工作， 我们就换到了现

在这套， 眨眼在这套房子里也住了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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